
当年，中国老百姓把鸡蛋、糖、布鞋等营
民们急需的物资用竹竿挑送入高墙内，等待
在高墙下的侨民再把钱或衣物抛送出来。

等待希望

集中营内有300多个孩子，这些孩子大部
分来自烟台芝罘学校和天津的一所教会学
校。由于芝罘学校是寄宿学校，当学校师生被
迫全部迁移到潍县集中营时，孩子们的父母大
多不在身边。想方设法通过信件和父母取得
联系成为集中营内的孩子们最大的安慰。

“黑市”交易

为更有效地控制在华的同盟国侨民，日军建立了三个大型的集中营，分别
在香港、上海龙华、山东潍县。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长江以北日本占领区
的外侨陆续被集中到潍县集中营，南方各地的美英侨民则集中到上海和香港关
押，后期上海关押的外国侨民也多被转移到潍县乐道院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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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

2005年8月是纪念中国抗日
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的日子，近百位西方耄耋老
人携亲带友，从地球的四面八方
千里迢迢地会聚到中国山东潍
坊，参加潍县集中营解放60周年
的纪念大会。这次隆重的活动成
为一个标志，让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曾在这里存在了3年之久的潍
县集中营逐渐为世人所知。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
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
在山东潍县设立了一所秘密的集中
营，关押了大批在中国的西方人
士。这个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有什
么不同？关押在里面的人们如何应
对命运的突变？潍县集中营里又
发生了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943年3月开始，长江以北的同盟国侨民
从中国各地被分批押送到潍县。据 1944 年 3
月9日的一份调查统计，当时总人数已达1780
人，而此后又陆续有侨民被关押到一个叫乐道
院的地方，也就是潍县集中营。人数最多时达
到2250人，其中包括300多名儿童。

说起乐道院的历史要追溯到 1881年。这
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牧师狄乐播偕夫人来
山东潍县传教，在当地教友的协助下，在老潍
县东关外买地建立了由教堂、学堂、诊所组成
的乐道院。1902年，美国把清政府“庚子赔款”
的白银交由教会在中国办学校，乐道院分到其
中一部分。充足的资金使其得到较大改观和
发展，成为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的山东总部。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和美国《时代》杂志
创办人亨利·卢斯都曾随父母居住在此。

1942年年初，日本宪兵队进驻乐道院，所
有居住在乐道院里的人员都被驱赶，日军对乐
道院进行了大面积改造。

李甦老人今年78岁，由于父亲是乐道院的
厨师，他从小生活在这里，直到 1942年乐道院
被日本宪兵占领。他回忆道：“到了1942年10
月底，就看见这墙上有电网了，每天晚上都听
到有汽车响。据我一个师范学校的同学说，那
是日本的一个运输公司，每天晚上都忙于运华

北地区同盟国的侨民。”
1943年年初开始，当地居民在夜晚看到一

批又一批西方人被日军带到这里。为了割断
集中营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日军对西方人的这
次大规模的转移行动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由于
日军的行动十分秘密，竟使美英及中国情报机
构一时未能察觉。

汉奎特神父今年 93 岁，1938 年从比利时
来到上海。1942年3月，作为神父的他和同事
被集中到山西太原，从那儿被押往潍县集中
营。他回忆道：“经过大约两三天的漫长旅程，
在 3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到达集中营。我记得
大约是 3月 17日，我们很吃惊，因为那不是一
个监狱，而是一个长老会传教区，但日本人在
六个角都设立了岗楼，架着机枪。”

关押在这里的同盟国侨民，以英国人和美
国人居多，还有比利时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
和其他国家的侨民。曾被关押的英国侨民乔
伊说：“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他们拿走
了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拿不走的就毁之一
旦，几乎所有的窗户都破烂不堪，厕所设备都
无法使用，就连许多建筑物也摇摇欲坠。所以
当我们到的时候，这里几乎无法让人居住。”

占地160亩的乐道院被划分为日本看守生
活区和侨民居住区，这之间是有围墙间隔的。

据亲历者回忆，一进大门，是一条布满灰
尘的黑煤炭路，称为“大马路”。有家眷的一家
人住一小间学生宿舍，单身男女分别集体住教
室或会议室的大房间。没有自来水，原始式茅
厕，简陋的烘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大型
的公共厨房，一个残破的教堂，一座空无一物
的医院组成了这个集中营。

最初大约有 1500人就这样被塞进杂乱破
烂的房屋里。宿舍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
每张床与床之间相隔不到一尺，毫无隐私可
言。这些来自天津、青岛、芝罘（烟台旧称）、北
京等地的盟国侨民都是不同的人，他们被混杂
在一起，里面有开滦矿务局的局长，原先的薪
水非常高，还有黑人乐队等。

这些外国侨民，有的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
疯狂大屠杀，有的看到过日军在中国各地的奸
淫烧杀，在中国的经历使他们深知日本法西斯
的残酷。

在混乱和无序中大家商讨决定，推举出代
表，组成一个叫做“自治委员会”的机构，把集
中营分成4个组，每个小组选出9名代表，由36
人组成教育、综合、工程、营房、医疗、食品供
应、财务、雇工、纪律9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管理
集中营侨民的各项事务，并负责与日本当局进
行协调、谈判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月亮门是许多侨民最值得记忆的一部分，
月亮门里是自治委员会的办公楼。这个匆忙
成立的组织，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其中纪律委
员会是和日本人打交道最多的一个委员会。

为了维持大家的生存和这个战时监狱的
运转，自治委员会规定除年老体弱者外，人人
都必须参加劳动。

在这里，有专长的人充当面包师、鞋匠、修
理工、锅炉工以及医护人员，他们对医院进行修
复，设计排洪设施，实施旱厕改造；在这里，无论
男女，不管是官员、学者、商人还是学生，都得干
活，大家轮流帮厨、洗衣、烧火、做煤球、清除垃
圾，孩子按时上课，课余时间仍需轮流劳动。

此时，在集中营外遥远的太平洋战场，
日本军国主义正在高速的扩张中。1941年年
底日军占领香港；1942 年，新加坡、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也先后失守，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

每天早晨 7 时 30 分的集合点名是集中营
永远不变的制度，钟一敲过，所有的人都要到
操场集合，分成六队，分别站在固定的点名地
点。点查时，每个人都要报上自己的牌号，然
后等待值日的日本兵校对名簿。六队相加总
数无误，听到钟敲过之后才能散去。这算得上
是集中营的头等大事，无论任何事情发生都要
进行。

集中营每月只允许写一封不超过150字的
信，而且只能寄往日占区或国外。收信虽然没
有限制，但邮件在路上用时非常多，因为必须先
送到北京审查。即便如此，装满亲情和思念的
信件还是穿过纷飞的战火，连接集中营的内外。

在漫无边日的等待中，一丝自由的曙光在
1943年9月降临。美日两国磋商决定进行非军
事战俘交换。在被囚禁 7 个月后，经过筛选，
243名美国人幸运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对于仍然留在集中营内的侨民而言，他们
只有继续适应着这里的生活。

营里的粮食等主要食品实行配给制，定量
少于日占区的中国城镇居民，少到不足以维持
最低的营养。英国侨民道格拉斯回忆道：“食
物很差，我们每人都有个锡罐头盒，我们就拿
着这个罐头盒去厨房，他们会给我们一勺用高
粱和其他不知什么东西做的粥。”

除了食品短缺和药品的严重匮乏外，随着
身体的发育成长，孩子的衣物也极其紧缺。

而中国百姓没有忘记这些外国友人，被营民
们称为“黑市”的交易出现了。澳大利亚籍的神父
斯甘林，是黑市交易的核心人物。在乐道院围墙
的东北处他们发现了一个隐蔽的角落，并与帮助
他们的中国人约好在晚上10时以后开始行动。

黑市交易在一段时间内成了集中营营民
维系生存的通道，可这刚打开的一线希望不久
就遭遇到了严峻的局面。也许是听到了风声，
6个月后，日军在乐道院墙外三四米的地方围
着墙架设了电网，中国百姓要想靠近高墙，就
必须先想办法越过这层电网。

这个过程充满了危险，墙外的中国人在越
过电网时随时都有触电的可能，墙内的侨民在
等待的过程中也随时可能被日本看守发现。
暗夜中，黑市交易的过程可以说是惊心动魄。

即便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但生存的渴求
支撑起了这条暗夜中的生命通道，在日本人的
探照灯下，交易仍在悄悄进行着。而中国的老
百姓，为此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西上虞一个
年轻小伙子叫韩祥，也上去交易，不小心掉到
电网上，被烧成了黑炭。

乔伊回忆道：“于是，营地里的人决定不再
去和中国人交换食物了，倒不是我们觉得危险，
因为即使被逮到，也只是在小黑屋里关几天，而
那些帮助我们的中国人实在太危险了，这样 9
到12个月后，被带进来的食物就很少了。”

失去了黑市交易的物资来源，潍县集中营
内的侨民们陷入了极度的饥饿中。既然身陷
在战争的囹圄，较量和博弈就要时时展开；既
然无法避免命运的安排，那就想尽办法寻求精
神的自救。

集中营内的人们来自不同的阶层，从事着
不同的职业，他们中很多是颇具才能的音乐
家，战争爆发之前，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职
业乐团中工作。这些具有音乐才能的人们在
这里重新组织起来，他们以基督教救世军的一
支 15 人的铜管乐队为主，再凑上业余的大小
提琴手，一支临时的管弦乐团诞生了。他们为
这个乐团取名为救世军乐队。这支临时乐队
穿梭在医院、教堂，给集中营内的人们带来了
欢乐。

集中营内还经常组织舞会、戏剧和爵士乐
的表演，以及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活动。他
们在自娱自乐中等待着自由的那一天。

潍县集中营中的音乐声几十年后依然停
留在亲历者的记忆中，回首往事时，他们宁愿
过滤掉那些艰难的日子，而把囚禁岁月中闪着
光彩的美好保留在了记忆的深处。

对于当年幼小的詹妮特来说，潍县集中营
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她在这里学会了写字、算
术，带着弟弟玩耍，迎接妹妹的降生，体味着最
初的人生冷暖。这是日军的集中营，却也是一
个孩子童年的全部记忆。

詹妮特说：“我清楚地记得周围的墙，还记
得带刺铁丝网，记得墙外面的中国人想卖给我
们食物。我总是想能到外面去，与外面的人玩
多好。我的世界就是集中营的世界。”

蓬松的土壤里埋着种子，在等待中含着希
望，他们尽管是失去自由的囚徒，集中营却是
他们自己的集中营，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和自己
的命运。

央视《探索·发现》将于10月12日～16日
播出5集专题片——《潍县集中营》。更多精
彩请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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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道院中条件相对较好的建筑都被日本人占有，而侨民居住区在经过日本
宪兵的洗劫之后已是破烂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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